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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和憨儿别过船工，爬
上沙岸。月亮升得高了，岩下沙子

看得清楚，螃蟹和水虫正唰唰跑
过。在沙子上歇一会儿，揩着衣襟
上的呕吐物。回望大海，这会儿它
并不显得凶险，那只小船大概驶
在回程的波谷里。“海神保佑小船
吧！它还得再赶一程！”舒莞屏说。
憨儿从油布包中取出水罐，各自
饮了几口，吃了一块糕饼，觉得好

了许多。爬出岩隙，挺直脖颈四处
望着，发现这海胆岛可不像远远
观瞧的模样，那时看着就像一颗
小小的纽扣。它这会儿一眼看不
到边，丛丛岩石后面是沙滩和碎
石，一片片矮小的沙地灌木和盐
碱植物。这里会有人？什么房屋都
没有，只有黑黢黢的石头和树木。

小心往前。“大人，这得慢慢
摸索，您在我后面吧。生疏地方，
说不定有大害物哩，我手里攥了
镖。”憨儿双腿微弓，一手握住刀
柄，一手半垂，将舒莞屏挡在身
后。风有些凉，脚下是沙子，草木
甚少。他们从左侧绕行，一点点往

前走去，准备转过一周后进入岛
的中心。月亮好极了，它把小岛景
致笼罩在银辉中，让它变得无限
神秘，也有些吓人。除了海浪什么
都听不到，没有鸟兽的声音，甚至
没有风声。憨儿的步子渐渐加大，
舒莞屏跟上去。

到了小岛西侧，已绕过半圈。

什么建筑的痕迹都没有。继续往
前，向北。西部灌木多了一点，照
例矮小。酸枣棵的尖刺十分锋利，
需要小心躲开。他们走到西北方
向，看到那里有一段沙岸并无岩
石，从敞开的豁口望去，是一片开
阔的沙滩，稍里一点出现了惊人
的奇迹：一座很大的长条形隆起，

像屋子又非屋子，可能是沙丘上茂
长的一大丛荒草。“慢些，咱们往
前一点。”舒莞屏小声叮嘱。憨儿
弓下腰，把舒莞屏挡在身后。

近了，是比人还高的淤沙，上
面长满了杂草。他们走到近前，一
下愣住：这隆起的地方全都覆了厚
厚的海草，显然是人工搭成的。舒

莞屏拍拍憨儿，弓下身子。他们想
寻一个入口。从西侧往北，是它卧
牛般的身躯，尾部扎入沙子；往东
还是荒草，中间有厚厚的海草。绕
了一周，大致得知它的轮廓：真的
如同卧牛，不过有十个卧牛那么
大！也就在“牛头”部位，他们发现
了半圆形的入口，里面黑洞洞的。

这会儿后悔没带一根蜡烛或火把。
犹豫着，不敢迈入。

憨儿一手将舒莞屏揽在身
后，头伸向洞中。他看着，突然猛
地将舒莞屏往后一推，接着迅疾
一跃，弯刀端起：刀尖指向一个
瘦小的人，这人手里有一个铁家

伙，是一只锈掉半边的船锚。这
人很老，皮包骨头，月光下一双
眼睛尖亮吓人。老人咬着嘴唇盯
来，神色凶狠，手里的铁锚没有
举起，憨儿的弯刀也没有挥动。
老人大喝：“甚人？”舒莞屏喊一
声：“莫非是道长大人？”老人手
里的铁家伙垂在身侧，只不放

下。“谁人？”他声音低浑，又问。
憨儿收起弯刀：“还不快快上前，

这是府上巡督大人！”
老人的铁锚握在手里：“可有

腰牌？”憨儿递上腰牌。老人在月
光下看了又看，问：“可有牒令？”
憨儿递上牒令。老人看着，铁锚落
地，接着拱手跪拜。舒莞屏赶紧扶
住老人。“是大人啊，大人啊！”老
人叫着，从半圆小门进入，摸摸索

索点亮灯火，连连呼叫，哈着腰把
两人迎入小屋。原来这是一间长
条形屋子，宽敞得出人预料。一个
大螺壳做成的油灯，为了欢迎贵
客，这时燃了两根捻子。小屋亮
堂。他们看清了屋内陈设：地上是
一个卧榻，用海草和灌木枝条搭
成，上面的被褥由软细的茅草编

成；树枝垒成的四方小台上搁了一
只有缺口的杯子、破损的壶、不同
形状的螺壳。屋角是最窄的地方，
那儿有个锅灶，上面不是一般的
锅，而是一只铁盆。灶旁是一尊泥
炉，炉上有个不大的洋铁桶。

炉子燃起，水一会儿开了。老

人从角落摸出一包东西，是发黄的
树叶。憨儿马上拿出带来的茶叶。
老人双手捧住嗅了又嗅，捏出几片
放在壶中。舒莞屏展示所有的礼
物：一块糕饼、一方茶砖、一瓶酒、
两条毛巾、一桶黄米、一把弯刀。
老人眼睛亮了，一件件抚摸，叫
着：“国师啊，大公啊，您还是没有

忘我！我，我也没有忘记您啊！”老
人擦眼，抬起的手臂让两人注意到

他穿的衣服：一些布绺编成的遮体
之物，由草筋串扎而成。

老人指指屋内：“大人不必记
挂，这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穿的样
样都好。海潮会送上一些有用的
杂物，杯子和壶、铁盆，都是。吃的
东西更多，随便去海边走一趟就
成。糕饼好久未吃了，真香。”舒莞

屏这才觉得饥饿，他们帮老人点上
灶火，一起准备晚餐。一些干鱼和
蛤类、海菜，再加上带来的饼，算
是丰盛的一餐。他们只愿老人多吃
一点，看着他用坚实的牙齿大嚼，
高兴极了。

因为实在辛劳，睡前未能多
叙。老人将睡榻献出，他们坚辞不

受，只在靠门的地方铺了海草躺
下。门用厚帘遮住，再顶实两根棍
子。一夜好眠，只是老人起得太
早，蹑手蹑脚还是把他们弄醒了。
早餐的茶水和糕饼让老人无比高
兴，说：“巡督大人，我自来岛上就
没喝到茶了。”“道长出来多久？”

“哦，不长，三年多点。”憨儿唏嘘：
“真是了得！一个人住这荒岛！”老
人捋捋胡须：“修炼之人不怕辛
苦。这里其实是再好没有的地方，
性命双修啊！大人，我真要好好谢
过那个大药堂、那个妖道和那个女
总管！是他们成全了我！我不来荒
岛，就无以回报府上！实不相瞒，

我就要成了！”
（未完待续）

他大概看得有点走眼，拦住的竟然是十一号
车，不是一号。立即就有一堆人把他朝起架。他急中

生智，一下钻到前轮子下，死活拽不出来。最后硬是
被一帮穿便衣的小伙子抬出包围圈的。当下造成了
拥堵，而堵住的就有越来越小的车号。这事一下在
会上就炸锅了。

他被一帮小伙子抬出去后，端直弄到一间房里
了。他是做好了挨打准备的。这些人要是揍起他来，
可不是叫驴那帮人的身手，他们个头都在一米八往
上，大概一拳头就能要了他的小命。但没人打他，都

只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这家伙是怎么钻进来的？
有人倒是看见他远远地正吃油条，还提着几颗菜晃
来晃去的，咋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扑跪在道路中
间了呢？

他从这帮人的惊慌失措和提心吊胆看出，事情
是闹大了。他们先把他关了个把钟头，然后，就有人
来问话。问完，那人说：“你厉害，领导让立即调查清

楚事情原委，给告状人一个交代。你把你的书记整
美了，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没他这样风光过，可是亮
了个大相啊！”说着，那人还看了看已揉得抽抽巴巴
的纸壳子，“王中石”三个红字十分醒目。

随后，他就被一辆警车拉到一个宾馆，说是等
县上来领人。这期间，门口一直有人看着，他也出不
去。人家也没慢待他，吃饭还弄了四菜一汤，说省委
书记下乡也就这标准。当然话里都味味道道的。管

他呢，先咥了再说。
这天晚上，他睡得很踏实，唯一遗憾的，就是这

好的软床，这白的被子，这暖和的房子，这热的洗澡
水，连蹲茅坑都在房里坐着，要是花如屏在就好了。

正月十九一早，他还没起来，就有人敲门，敲得
很是急促，弄得他穿衣服都扣错了一排扣子。

打开门，一下拥进来一堆人。有他认识的，也有
不认识的。认识的都走在后边，那是何黑脸、南归

雁、安北斗。走在前边的是啥书记、啥主任、啥局长。

只听啥局长说：“我们这就算把人交给你县上
了，再出事，会上安保组和信访局概不负责。”

县上给人家一一做了保证，然后，他就被拉上
车，一路朝回走。

南归雁死不说话。
何黑脸是一副想揍他的样子。
他心里毛毛的，中途闹着要下车。安北斗说：“存

罐，咱回，这也闹得够大了。要相信组织，一定会把事

情处理好的。”说着，还把他扣错的扣子帮着重新扣
了扣。他才做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闭上了眼睛。

其实这阵儿他心里美得很呢，总算达到目的
了，甚至让他想起了一个形容词：如愿以偿！回去看
他狗日孙铁锤还放三眼枪不。

20 立春
温如风这次“出访”，是在市、县、镇三级干部护

卫下圆满结束的，于正月二十日下午十六时十分顺
利返回永平县。因南归雁和何首魁被县上留下要研
究问题，而将他交由安北斗全权负责，转乘派出所
的偏斗摩托，于当晚十八时二十五分安全抵达北斗

村。沿途闻到风声，争先恐后、跑得遗鞋掉帽子的观
望者，虽没“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起码也都张大了
嘴巴、久久不能闭合地拥塞于道。

温如风在省城拦车告状的事，像长了飞毛腿一
样，早在全镇传得神乎其神了。有人甚至说他端直
跪在了省长车前，在乡里一些人想来，省里自是省
长最大。省长不仅亲自下车搀扶，而且还安排了高
级酒店，好酒好烟管待数日。只怕那半棵树和打蛋

的事，解决起来，是要三天两后晌地快刀斩乱麻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版本，说他拦路一跪，当下就被八
个彪形大汉拉到黑拐角，打得粪便拉一裤裆，一边
找牙一边讨饶：再告我就是驴日下的！并且人已关
了大牢。无论如何，他是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并且是
警车护送！虽然一个轮子的气瘪蔫得顺地扑哧，可
这毕竟是何所长的座驾呀！关键是警车后边还自发
地跟上来几辆“护卫”摩托，更有蜂拥而上的自行车

队夹持，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搞得比过去镇上来
了书记县长的阵仗都大。

温如风还有点小得意，他希望孙铁锤也能在队
伍里面，看看欺负他的结果。谁知就在这时，嗵嗵嗵，
村中三眼枪又响了。真是活见鬼了，这都正月二十
了，还放他娘的哪门子铳子。有骑着摩托跟得紧的人
说：“孙铁锤他舅过三年呢。村里还请了唱戏的。”

温如风的脸一下就阴沉下来了。
安北斗立马有些心慌意乱。他记得孙铁锤他舅

是二月二龙抬头那天死的，咋提前十几天就过起三
年了？真是热闹处卖母猪———瞎凑的啥坛场？

警车径直把温如风送到老鳖滩，安北斗还故意
提前下车把他搀扶了一把，也是想给他一个面子，更
是想给凑热闹的看看：温如风好好地回来了！可不敢
把人再逼走了。在县上临行前，南归雁一再交代：回

去二十四小时把人盯紧了！那股严肃劲，就差说：再
出事，你安北斗就背着铺盖卷走人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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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句话点了炸药，她像

蘑菇云一样腾空而起———我真不

知道她是顽固的“丁克主义者”，

好说歹说都不要孩子。她说把一

个无辜的孩子带到这个浑蛋的世

界上，是一桩罪恶；我也认为这世

界的确相当浑蛋，把孩子召唤来

的确也是坑了他（她），但我还是

想要个孩子。我们像地铁兄夫妇

一样戗着，就在我准备放弃要孩

子的念头时，她做出了决定：只身

飞过太平洋。理由是：与其勉强，

不如放弃，要不一辈子疙疙瘩瘩

谁也过不好，还耽误事。现在她在

地球的那一边，科罗拉多，很好听

的地名，我擦亮一万根火柴，也看

不见她。现在她会做牛排、披萨和

超过十八种西点，英文说得比我

的汉语还好。

你看见了，地铁兄，我们俩半

斤八两。关于爱情，我知道的就是

这个题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觉得爱情应该是这么回事，多

好听的汉语啊。希望以后咱俩能

搞清楚，一半的海水有多深、多

广、多冷，一半的火焰又有多高、多

大、多热；现在，先让我们为她们祝

福吧：无论如何，都要万事如意！

易长安

脚手架在降低，脚手架上的
人在减少，一根根铁管子和木板在

往下传运。从花街往里拐进一点，
就能看见翠宝宝纪念馆露出越来
越多的尊容。一座传统的南方古
典小楼，三间屋的位置，因为在两
边的建筑之间实在没有更多的地
方让它扩张。左边是老教堂，倾
斜、古旧，屋顶和墙缝里长满荒
草，但它还在，站着一动不动，你

就没法强占它的地盘。右边是易
长安家的老屋，一个平房小院，翠
宝宝纪念馆的南山墙紧紧地贴住
易家的北山墙，其间的空隙仅有
一斧头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长
安的父亲易培卿攥着斧头赢下来
的，他对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领

导和建筑工人说，好，你们建，但
谁也不能碰我的墙，谁要碰着了，
我这把斧头跟他没完。纪念馆青
砖、灰瓦、白墙，墙基和台阶用的
是电机切出来的长条石，一楼用
两根漆成黑色的粗楠木做支柱，撑
出一个宽阔的走廊。二楼有阳台，
如果真有翠宝宝这个人，那时候阳

台肯定不叫阳台，所以用的是雕花
镂空的木头做了两边的窗户，中间
留了一段美人靠。想象中的古装
美女往栏杆前一靠，翠宝宝真就有
点意思了。屋顶上雕着龙凤呈祥，
檐角饰有吉祥的小兽，下雨的时候
初平阳没看见，雨水从瓦楞上流下
来，再从蹲在四个檐角的麒麟的嘴

里吐出来，先往上吐，接着一个抛
物线垂下来。
“折腾呗，”初医生老婆说，

“拿咱们老百姓的钱不当钱用。”
初平阳和母亲拎着礼品去看

易长安的父母，经过翠宝宝纪念
馆停下来。主体工程已经结束，脚
手架拆除后，安置好翠宝宝的香

榻、梳妆台以及搜集和杜撰出来
的纪念文字和物品，就可以开放
供游客参观了。当然还需要有厨
房、卫生间、后花园和一个长满虬
槐、丁香、海棠、美人蕉与芍药的
精致小院子，但这些现在还没法
进入日程，因为地方不够。走一步
看一步，眼下要做的是尽快把卧

室和展厅布置好，过两天“运河旅
游文化节”开幕，这个旅游点必
须开放。因为没有院子，“翠宝宝
纪念馆”的匾额只能挂在门廊上，
黑底烫金的行书，一个风雅的市领
导题字，“念”字写得松松垮垮，让
人觉得该领导对翠宝宝心存不敬。

初平阳认为这字很不怎么样，与父
亲写的差距相当于从北京到花街。

他们拎着一桶牛栏山二锅头
和两只全聚德烤鸭。易培卿好酒，
喝了一辈子酒，最后发现最好喝的
不是茅台、剑南春和五粮液，而是
牛栏山二锅头。易长安第一次从北
京回来，带了两小瓶，在到南京的

火车上喝，喝剩下的带回家，老爷
子闷第一口就喜欢上了。从那以
后，他就有事没事在儿子面前提，
电话里也说。他知道儿子不喜欢
他，也知道儿子更不喜欢他喝酒，
但他还是说，过嘴瘾也得过。易长
安后来想，一把年纪了，就这点爱
好，随他去吧，从北京回来或者别

人回来，都会捎上几斤给他爸。初
平阳也明白长安的心思，每次回家
就顺手捎两斤过来。他们和易培卿
约好了三点在老屋见。
“听说还要给翠宝宝立个雕

像，”初医生老婆说，“不知道她能
长成什么样。”

这显然不难，反正也没这个
人，所以一定会往最完美的标准
里长；雕出来什么样翠宝宝就长
什么样。为了这个雕像，有关方面

还召集了专家商议，就翠宝宝的身
高、脸型、三围和脚的尺码问题展
开了充分的讨论。综合各家意见

之后，根据黄金分割律，经过电脑
计算，然后上报市领导得到首肯，
最终确定了翠宝宝的长相。眼下，
据说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印制翠
宝宝的标准照，以备“运河旅游文
化节”之用；当然，也用来向全市
的老百姓乃至全国推广。管委会
的领导十分确信，翠宝宝必将是古

往今来全世界最漂亮的妓女，没有
之一。“让男人们看见她的雕像就
开始晕”，这是管委会的一把手说
的。

易长安的母亲从花街上跑过
来，一路叫着“易培卿”。初平阳和
母亲回头，看见她拿着一本稿纸在

追一只花猫。她说：“易培卿你站
住！该死的，你就不能跑慢点？”她
瘦了，比三年前初平阳看见她时至
少掉了五斤，现在头发花白，慢跑
起来胳膊有节奏地往两边甩。她
见到初平阳母子，说：“平阳回来
啦！变白了，你得多吃点，男人有
点肚子才好看。平阳他妈，帮我拦

一下易培卿；这小东西，你就不能
撒手！”

易长安的母亲养猫，从初平
阳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们家没猫的
时候。如果哪一天四条街只剩下
一只猫，那肯定是易长安的母亲在
养着。三十多年了，她前前后后养

过二十一只猫，每只猫的名字都叫
易培卿。名字从不会弄混掉，她一

次只养一只，绝不多养，大猫产了
崽，她会把小猫养大后分别送给亲
朋好友，初平阳家原来养的猫就是
她送的。所以二十一只猫可以叫
一个名字。初平阳念中学时学了
历史，知道查理一世、查理二世，
就跟长安他妈说：“阿姨，你们家
的猫应该叫易培卿一世、易培卿二

世、易培卿三世。”
（未完待续）


